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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来泵站的定位，宫局长又叫上
中队长苏信义，一路飞驰，赶了过去。
走进泵房，浓烈的异味扑鼻而来，那是
苯系物的气味。

“太呛啦，肯定有企业偷排污水。”
巡检员语气果断。

“这条管网上游通到哪儿？”苏队
长问。

“往西一公里，春鑫路最西头。”巡
检员说。

苏队长对这片区域比较了解，附
近有 4 家食品加工厂、一家汽修厂和
一 座 物 流 园 ，并 没 有 使 用 苯 系 物 的
企业。

事不宜迟，这股水说不准已流入
主管网，宫局长建议侯经理赶紧调几
辆槽罐车，抽取这段管网的污水，妥善
处理。随后，他带着苏队长和执法队
员，又叫上巡检员，沿线挨个撬开窨井
盖，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雨淅沥沥地下着。
他们打开窨井，闻气味、采水样。

还没撬几个，裤管就已湿透。到七号
窨井，几乎闻不到苯系物的气味了。
那么问题出在刚查过的六号窨井？不
过，这个窨井连通着两家农家乐，还有
9家农户，按说不会有苯系物呀。

“ 有 人 偷 倒 废 水 ？”苏 队 长 猜 度
道。然而，雨水冲刷，遗迹都没了，从
哪里突破呢？

宫局长穿得单薄，一连打了几个
喷嚏。“大家衣服湿了，先回去换了，然
后把样品送监测中心，请实验室加急
分析，咱们根据检测结果，再做‘指纹’
比对。”他看了看手表，“11 点，在执法
局会议室集合。我邀请公安部门，一
起研判。”说完，各自散去。

11 点 钟 ，会 议 室 里 ，人 到 齐 了 。
公安局黄队长询问了案情，又追问排
入管网的废液是否属于危险废物。宫
局长根据经验判断，可能性很大。黄
队长立即说：“线索摸排要快，否则证
据可能会灭失，而且查处也要快，防范
这类问题再次发生。”

究竟如何查呢？黄队长觉得，不
管用什么方式倾倒，总归要用车辆运
输，于是决定调取关联路口的监控，搜
寻蛛丝马迹。宫局长建议，最好调近
两三天的，巡检员每天巡检一次，说不
准昨天就倾倒了呢？黄队长一口答
应，立即行动。

采 样 的 检 测 数 据 ，晚 上 才 能 出
来。去年中秋节，曾发生过一起废水
偷排案，在“重点行业企业排水荧光指
纹库”里比对废水检测数据后，很快就
锁定了嫌疑对象。执法队员小张这方
面经验丰富，于是宫局长安排他专门
负责。

（二）

春鑫路周边区域属于城乡接合
部，环境较为混乱。午饭后，宫局长决
定带队现场调查。在偌大的物流园
里，他们兜兜转转两个多小时，甚至连
公厕都查看了，并未发现可疑之处。
随后又去了两家食品加工厂，里里外
外仔细勘察，仍毫无所获。

不想，当他拐弯走进已停产多年
的铸造厂，绕过两栋破旧的瓦房后，突
然发现残破的水泥地面上，停放了 5
辆货车，其中两辆平板车，挂着运输危
险废物的黄色警示标牌。

危废运输车怎么停在这里？宫局
长疑惑起来。再往前走，地面上散放
了十几个白色塑料吨桶，有的桶壁上
还残留着危废标签，“主要成分”一栏，
有 的 写 着“ 苯 系 物”，有的写着“切削
液”。右侧屋檐前，一口小水井，直径六
七公分，屋檐下还有一台小水泵……

莫非在这里非法洗桶？宫局长刚
要掏出手机拍照，身后传来两声轻咳，
回头看，一位门卫模样的人走来，宫局
长谎称是镇拆迁办的，敷衍着往外走。

回到车上，宫局长和苏队长研究，
如果这个地方是洗桶点，而有些吨桶
又装过苯系物，那么就与污水管网的
废水产生了关联。不过这里到底是不
是洗桶点呢？仅凭当前证据，还无法
认定。

宫局长回到局里，已是晚上八点
多了。吃完加班餐，执法队员小张的

“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跟任何行业
企业的废水特征都不吻合，废水溯源
依然指向不明。

黄队长那里有没有进展？打电话
过去，黄队长叹着气说：“关联路口的视
频监控少，虽然发现了 3 辆嫌疑货车，
但监控接力，基本排除了作案可能。”

从当前掌握的情况看，铸造厂的
洗桶嫌疑点是唯一线索了。

有执法队员建议，那些吨桶随处
乱放，虽然不能断言违法，但可以督促
他们运走。

苏队长摇摇头，不认同：“如果这
样做，他们肯定不会在这里洗桶了，但
极有可能换个地方，继续干，无异于

‘摁下葫芦浮起瓢’……铸造厂里停放
危废运输车，在隐蔽角落的打水井配
了水泵，显然都不合常理。我建议，对
铸造厂继续调查，下一步，不管如何处
理，总归都要抓个现形。”

“危废运输车都装了卫星定位系
统，明天我去交通局，从监管平台上查
查这两辆车的行驶轨迹。”宫局长叮
嘱，“苏队长，你带人用无人机，观察洗
桶嫌疑点。无人机飞得高一些，确保
地面听不到声音。”

第二天上午，在县交通局运管处，

工作人员将车牌号输入监控平台，两
辆危废运输车的行驶轨迹一目了然。
17 天前，这两辆车的夜间停放地点突
然换到了铸造厂。从去向上看，除了危
废处置单位，还去过模具铸造、纺织印
染等企业，运输线路是合理的，也是连
贯的，没有出现临时停车等异常情况。

苏队长那边忙活了大半天，无人
机间歇放飞了四五次，也没有收获。
不过苏队长感到，用无人机盯控，持续
性不够强，而且遇到刮风下雨，恐怕就
派不上用场了。该咋办呢？

铸造厂对面，相隔百余米，是一家
粮库，办公楼房顶上能望见洗桶嫌疑
点。他琢磨着，能否安装可变焦的视
频监控？宫局长对此很支持：“从交通
监控平台看，白天他们忙着运货，晚上
洗桶可能性较大。如果装上监控，就
可以全时段监控了。”

当天晚上，监控就安装和调试到
位了，手机上随时可以调看。虽然监
控视角稍偏，但基本能够覆盖目标区
域。执法队员轮流值班盯控。

（三）

3 天过去了，目标区域装卸过吨
桶，但数量不算多，也没有清洗。

第四天下班前，宫局长接报说：
“刚才两辆车卸了 17 个桶。如果是转
运，他们根本没必要卸下来，估计今晚
会清洗。”

下班后，宫局长手机不离身，时不
时查看监控。然而，直到凌晨，监控区
域没有任何动静。

是不是天太冷？或者对方有所察
觉？虽然众人心有疑虑，但也别无选
择，只得继续盯控。直到次日傍晚时
分，宫局长接到电话：“快看，他们准备
洗桶了！”

宫局长匆忙打开手机上的视频监
控软件。果然，有 4 个人分工协作，开
始洗桶了。他们用水泵把井水抽上
来，正用高压水枪朝吨桶里侧冲刷。

“立即到粮库门口集中！”宫局长
命令。粮库门口，较为隐蔽，不易察
觉，而且便于快速冲往洗桶点。

25 分钟后，执法队员集合到位，

洗桶点已洗了八九个桶。
“现在冲进去？抓现形？”有的执

法队员急不可耐。
宫局长却犹豫起来，因为他在视

频里看到，洗桶废水被收纳到了两个
吨桶。“关键这些废水怎样处理的呢？
如果交给危废处置公司，这并不算严
重违法。那么六号窨井的废水就跟这
个洗桶点没有关系。”

大伙儿躲在车里，紧盯手机屏幕，
过了近一个小时，吨桶洗完了。有人
开始冲刷场地，有人开了叉车，把吨桶
装到平板危废运输车上。剩下最后两
个桶，叉车先将它们摞起来，从底座托
起时，分量明显不轻。叉车没有将这
两 个 桶 装 上 车 ，而 是 朝 着 铸 造 厂 外
驶去。

叉车跑不快，也跑不远。宫局长
让执法队员赶紧放飞无人机，从高空
远远地跟踪监视。叉车左拐右绕，驶
上春鑫路后又走走停停，有车辆偶尔
驶过，它便赶紧停下来，关闭车灯。

叉车如此鬼鬼祟祟，宫局长心里
隐约有了谱。他联系黄队长，讲了盯控
进展，又请他带干警，到附近等候消息。

黑魆魆的夜里，执法队员与叉车
保持一百五六十米的距离，秘密地跟
在后面。果然，叉车停在了六号窨井
旁，有人麻利地撬开井盖，又拧开了吨
桶底侧的阀门……

事不宜迟，几名执法队员像离弦
之箭，嗖地冲了过去……黄队长很快
也赶到了，安排干警把 4 名涉案人员
带走审问。

涉案人员很快交待：半个月前，他
们打了水井，买了水泵，专门用于洗
桶，担心白天被查到，只好晚上干……
一个星期前，在六号窨井偷倒过 5 个
吨桶的废液。

他们擅自倾倒危险废物已超过 3
吨，涉嫌刑事犯罪。不过，有了口供，
还需要现场证据来印证。可现场如何
取证？黄队长顿时犯了愁。宫局长却
笑起来，指着水泵上的电表说：“根据
用电量，可以知道水泵工作时长，再去
瞧瞧水泵的功率，不就知道取了多少
水洗桶吗？”

黄队长恍然大悟，猛拍了两下脑
门，朝着宫局长竖起大拇指。

故乡的野果，有别于他乡。我的故乡在京西太
行山余脉的大山深处。那里野生的果，是可以吃的。

桑葚是比较早熟的野果，在端午前后渐渐成熟，
个头不大，颜色也不统一。红桑葚、粉桑葚、黑桑葚、
白桑葚、黄桑葚……这桑葚隐藏在树叶之间，却隐藏
不住自己的香气，招来孩子们，也招来了黄鹂。孩子
们爬上树，摇落桑葚；黄鹂飞上树，直接吃桑葚。黄
鹂吃过桑葚，高兴地在枝头唱歌，那歌声的谐音是：
吃了桑葚红屁股。后边还带一声拐弯的“啊”字。这
一唱一和，俨然是“两个黄鹂鸣翠柳”的情景。

孩子们吃过桑葚，嘴巴都被染红了，他们还要摘
一些，带回家去，给大人们吃。

五月端午吃黄杏。这里所说的黄杏，泛指野杏，
包括野杏树上结出的青杏。青杏可不是未成熟的

“愣头青”，它们成熟后也是青的，还隐藏着几丝红道
道儿。这青杏吃起来酸甜，唇齿留香。可惜桃饱杏
伤人，杏是不能多吃的。

与野杏前后脚下来的还有一种野果子，极为稀
有，大人们叫它山娃娃。它的果实没有大枣大，倒也
像个小娃娃，穿着红肚兜，吃着有点草莓的味道，又
非草莓。这棵山娃娃，隐藏在乔木和灌木丛中，当时
只有那位叫牛大舅的人知道它长在哪里。我们也是
借牛大舅的光，在那年初夏时节，吃到了几颗红艳艳
亮晶晶的山娃娃。说不出的香甜、软糯。至今我也
不知道它的学名，只叫它山娃娃，后来再没吃到。

听说还有一种叫摇果的果子。这种果子核桃大
小，熟了的是红色的，蛇果那样红。但这种果子不能
摘下来吃，而要在适当的时候摇下来吃，所以叫摇
果。听传说，摇果简直胜过人参果，但我们没有找到
过摇果。

摇果不好找，山葡萄却好找。山葡萄的颗粒不
大，圆溜溜的。它是一码黑的颜色，却挂着一层白
霜。山葡萄乍一吃起来贼酸，仿佛要酸倒牙。但品

六号窨井

这天，上班路上，大雨滂沱。县生态环境综
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宫范民正谨慎驾车前行。突
然，福来污水处理厂侯经理来电报告：“管网巡
检员发现，春鑫路提升泵站里，刺激性气味很
重，估计有企业向污水管排放工业废水。”

福来污水处理厂承担着整个县城的生活污
水处理任务。一旦高浓度工业废水汇入，活性
污泥中的微生物“中毒”，将会导致处理工艺瘫
痪，后果不堪设想。

事关重大，宫局长心头顿时一阵慌乱。

◆叱狼

尝了几颗，却又有停不下来的感觉。它
们一嘟噜一串，沉甸甸地挂在山中的藤
架 上 ，让 摘 山 葡 萄 也 成 了 一 种 美 好 的
享受。

与山葡萄前后脚成熟的另一种野果
子，我们叫它青枣。它不是未成熟的大
枣，也不是冬枣。青枣长在藤蔓上，果实
是青色的，且晶莹剔透，翡翠那般。那年
秋天，我们几个伙伴到红金坨半山腰的
阴坡上去摘青枣，我当场就被那情景迷
住了。青枣的藤蔓，借着各种树木，形成
了一个又大又长的棚架，仿佛一个天然
的走廊。藤萝绕树生。举目望去，蓝天
像是被撕碎了，化整为零，花花搭搭呈现
在青枣架的枝叶和缝隙里。而青枣就一
串一串地悬挂在架上，悠然自得，甚是诱
人。我们一蹦一跳地窜起来，欲摘下那
些带点碧绿的青枣。青枣送进嘴里的时
候，真想说：红金坨真好，青枣真香。

山梨也是不错的野果。儿时我们五
更起床，到东梁头去摘山梨。那儿的两
树山梨，一树是黄色的，一树是红色的。
刚摘下来的山梨还不能吃，因为太硬、太
涩、太酸。得把它们放在米缸里，或者用
谷糠把它捂起来，捂上个把月，山梨就变
软了，香甜无比，口感不亚于京西的京
白梨。

野果子也有干果和水果之分。橡
子、榛子，就属于干果。榛子的树很高
大，我们得用石头才能将枝头的榛子打
落下来。榛子掉在草丛里，好不容易捡

起来，却往往发现，手里的榛子是空的。
果然，十榛九空。

还有一种干果，就是小酸枣。酸枣
一般都结得密密麻麻的，照母亲的话说，
红袄一般。小孩子去摘红玛瑙一般的酸
枣，常常把手扎破，冒出比小酸枣还小的
血珠来。我们也不喊疼，把那血珠吹散，
又继续去摘。

扎手的果子，不在少数。刺玫瑰的
花好看，果子也香甜。当年在我们家院
子里的墙角，就生长着一株。花开时节，
空气都是玫瑰花的香气。到了秋天，刺
玫瑰结出的一串串小果子像小辣椒，满
树都是红艳艳的。摘下一颗来，掰开，那
金黄色的嫩肉，散发出扑鼻的清香。

好吃的干果还有山核桃。它们没有
家核桃大，更没有家核桃好剥。山核桃
仁儿需要抠出来，才能到嘴里去。我们
一般也犯不上吃那些“结巴抠子”。儿时
的我们，倒是愿意把山核桃在石头上磨
来磨去，磨出一个印章来，蘸着大人们的
印泥，往纸上一扣，或者扣在脑门上，脑
门上就会出现一朵梅花形状的花瓣。小
巧玲珑的红色花瓣，看着还挺美。

如今，山核桃留在脑门上的印记早
已消失，当年摘野果子的伙伴们也都两
鬓斑白。今生今世，我们也许不会再到
那些山上摘野果子了吧？但那些野果子
的滋味，却会永远留在我们心头。因为
故乡的野果，不同于他乡。

太
行
山
的
野
果

◆

高
国
镜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生态文
学作家李青松最新力作《北京的山》，近
日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研究出版社出版
发行。

全书共分“天地大美”“树木果实”
“万物有灵”“人与自然”“经典人物”等五
辑，以优美的语言，丰沛的情感，跳跃的
句式，讲述了诸多令人惊喜和意外的自
然故事，从不同角度呈现生态的完整性
和生物的多样性，描述了人与自然应该
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诠释“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

著名作家理由、梁衡、刘恒、梁晓声、
刘震云、刘醒龙、陶斯亮等，纷纷向读者
推荐此书。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
为，在《北京的山》中，作者把生态的理念
埋设于字里行间，山林与河流、植物与动
物、自然与人文，都在一个个细节化的故
事里交融化合，读来引人入胜，读后受益
良多。“这样接地气、有生气、扬正气的作
品，既为当代文学增光添色，又为当代中
国传神写照。”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
银评价：“在《北京的山》中，作者的笔总
是插进大自然的深处，感悟抒写山水、动
物、植物，为读者灵动地描绘出许多奇异
微妙，多姿多彩的景观形象，让人在这样
精致多趣的自然对象中视野开阔、启示
独特、感叹沉思。”

生态文学作家李青松《北京的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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